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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岩头施家岙青龙山
赏山崩地裂地质奇观

■谷峰

登顶罡风近，

听松已忘机。

补天遗石处，

洞府白云飞。

初夏登施家岙青龙山
步韵谷峰先生诗

■南朝东

入山惊鬼斧，

出洞启神机，

借问同行客，

谁陪乘鹤飞。

次和《登岩头施家岙青龙山
赏山崩地裂奇观》

■余立

怪石凌空起，

青龙识化机。

阵图差可问，

对此已神飞。

在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岩头
镇深固村的青龙湖景区，知道的人应该不
在少数吧？而一个叫青龙山的新景区
——哈哈，我敢拿自己的卿卿小命打赌，
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绝对不在多数。但
我也可以保准，它的名字很快将会走出深
闺，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因为，绝美的景
色，终究是藏掖不住的。那么它在哪里
呢？我当然可以告诉你：它也在岩头镇，
离青龙湖景区不远，在一个叫施家岙的村
庄后山——青龙山。

说起来，施家岙与我的老家福佑村可
谓是衔山相邻哪，两地相距也就是两三里
路的档子。我小的时候，偶尔施家岙的赵
氏宗祠里（也是当地的小学）晚上有放电
影，我们吃了晚饭，小伙伴们异常兴奋地
踏着砂石子公路两侧阔叶桉树投下的影
子，一路踢哩蹋啦、嘻嘻哈哈地歪走过去
看电影。电影散场回来，路上我一边走，
一边啃着一小节三分钱买的甘蔗，到家门
口了，最后一口甘蔗𥻗还没吐完。只是施
家岙村小，一年到头也放不上两三场电
影，因此这个村也有一些被我们小看。

说来可笑啊，我过去一直以为这个村
的村名是“四角岙”三个字。下意识当中，
觉得“四角”么——也就是“五毛”钱都不到
的一个小小村落的意思。记得我在部队当
兵的时候，给这个村的一个初中同学写过
一封信，地址写的也就是：浙江省永嘉县岩
坦区鲤溪公社四角岙大队赵某某收。结
果，我自然也收到了赵同学的回信。不过，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四角岙”还不是一个
大队，大队叫“四联大队”，是“四角岙”附近
的四个小自然村联合成的一个大队。再后
来，当然改叫“四联村”了。据说新近又有
两个村合并进来了，但，是不是改叫“六联
村”了呢？这个我还不知道。真可谓“天下
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呵呵，
管它呢，那是朝廷的事，朝廷如何改，咱们
老百姓就如何叫呗！

但是，我心里一直以为的“四角岙”，是
何时改成了“施家岙”的呢？或者，本来一
直就是“施家岙”三字——是我自己想当然
在一错再错？总之，近些年，每当我开车经
过这个村头，看到路政部门制作的一方蓝
底白字的“施家岙”牌子，我心里对这个村
名总有一些疑问：这个也就几十户人家的
小村子里，我知道有姓赵的，有姓黄的，也
有姓李的，似乎就没有一户姓施的呀，为什
么不叫“赵家岙”或者“黄家岙”、“李家岙”，
而偏偏就叫“施家岙”呢？……

这个一直困惑着我的问题，最近我总
算从有关宣传、报导青龙山的文章中，得到
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答案。我有一位从
该村出来工作的表弟赵崇真，他用微信发
给我一些介绍青龙山的文字资料，其中说
到：早年，该地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尼姑庵而
已。尼姑，我们当地叫“师姑”，或者叫“师
姑娘”。一个女子出家了，一般不是说她当
尼姑了，而是说做师姑娘去了。尼姑庵，自
然也就叫师姑庵。此处又是一个小山岙，
因此原来应该就叫“师姑岙”。当然，这个
说法是有据可查的还是仅仅只是一个推
测？我没有去做细仔的考证——我是一个
懒得去做此类事情的人哪。如果资料上这
个说法是成立的，那么“施家岙”这个名字
纯属后人以讹传讹的结果。事实上，在现
实生活中，诸如此类以讹传讹、或张冠李戴
的例子，的确也是不少啊！

俗话说“熟地无风景”。对于施家岙
这个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我还从

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值得我一去的风
景。因此，那天，当崇真表弟煞有介事的
到我家来，连哄带骗地动员我去他们村的
青龙山风景区看看时，要不是他平时留给
我的良好印象，我还真差一点从牙缝里发
出不屑的“嗤嗤”声响来。

我们去青龙山，同行的有徐贤林、南朝
东、谷峰等。几个车子在施家岙赵崇真表弟
家门口会齐，赵表弟从自己家的门角后捧出
数根长短不一的小木棍分发给大家当登山
棒——可见，他在接待一拨又一拨慕名前来
登爬青龙山的达人哪！一个叫阿尧的当地
小伙子手提柴刀开路当向导，我们一行人，
拐过村头屋角，开始上青龙山了……

遵照“写作要详略得当”的原则，一路
上来，一些眼之所见，该略的，我们还是略
去吧？当然了，有些作家采取的是（此处
删去多少多少字）的玩法——坦率地说，
这也只能是那些“大咖”们玩玩的——只
是我常常弄混了：究竟是“大咖”还是“大
茄”两字呢？我倒是觉得后者应该更加形
象一些——一只红得发紫的大茄子呵！
（一笑。）必须得承认，这玩法，我等还不能
轻易地模仿，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耍就可以
耍得过来的。我只能诚实地该写的写，该
略的略，按传统套路来。所以，这个登山
道上，其中的一段不算很短的“块石乱铺”
之路，我觉得还是不应该省略，有必要向
当地的景区开发人员交流几句。

据说，这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打岩组”留下来的遗产。有史以来，施家
岙后山有几条山塆，远远看去，黑压压的
像是上帝放牧的羊群（当然是黑山羊
啦）——全是高低错落的花岗岩。一块块
孤岩巨石，大的如房屋，小的如牛马，奇形
怪状，神色各异。当时就被有关社队企业
包了去，“打岩组”就天天在山上叮叮铛铛
地打凿各种型号的“硫酸缸”销往外地。
当时，村里人谁也不把这些岩石视为财
富，认为石头么，既不能吃又不能用，让人
家包买了去，大队里多少也得几块钱！几
条石头如神话传说般美丽的山塆，就这样
被那个时代给糟蹋了。一车车重压压的
“硫酸缸”要从这山上运下来，必须要有坚
实的路基，打岩宕里正好有多得是的下脚
料块石，他们把这些块石胡乱地一路铺排
下来，经重车反反复复地碾压，倒也碾压
出一条“乱石渐欲迷人眼”的迷人石路来
……现在“打岩组”早已烟销云散了，倒留
下这条石路，像一道大手术后的疤痕，深

深地嵌在青龙山上。我们在场的人看了，
都连声地说这好这好，并建议崇真同志要
把它保留下来。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因为
这不光是一段颇有特色的路程，这更是一
段让人们对山区的自然资源保护加以反
思的痛心记忆……

我们到的第一个景点——怎么说
呢？按崇真表弟的说法，叫“圣僧迎宾”。
乡贤赵成义他们的总体思路，是想把整个
青龙山景区，以《西游记》唐僧取经为主题
去命名和打造。哈哈，这个我不说，你也
可以猜想出来了：这里肯定是一处人形的
石头了。只是这个“人”太魁梧了，一点也
不像斯文儒雅的唐僧，倒像一个一夫当关
的大将。当然了，与沙悟净还差不多。真
诚地说，像这样人物形象的山岩是不足为
奇的。但奇的是它的另一侧，当你绕过这
个“圣僧”的背后，从另一个角度走近了
看，我的天哪，真是奇得让你瞠目结舌，或
者说目瞪口呆——你找出什么成语恐怕
都不为过。它已不再是什么人物，而是一
面惟妙惟肖的擎天大鼓。鼓圆面平，鼓架
高托，远处映衬的是低矮苍翠的山峦，此
时此刻，我绝对不信你不会发出神工造化
之惊叹！一个景点，一般只能取一个名字
吧？如果可以绕开《西游记》主题的限制，
我想是不是就以“擎天大鼓”命名更加妥
贴一些呢？

沿着新斫出柴丛的山路向南移过数
十步，我们登“观景台”。一座孤岩陡然凌
空耸立，背后靠山体处不算甚高，一架木
梯已搭上大如戏台的岩背。我们登上“观
景台”，虽然台面也挺大，但因为周围没有
护栏，站在那里不免有些脚骨虚虚。恐高
的徐贤林先生，一上来，便一屁股坐了下
去，不敢站立起来了。登斯台也，心旷而
气清。目之所及，楠溪碧水弯似软弓，远
近村桥烟廓尽收眼底。易学大师南朝东
先生指点江山，演绎风水，意兴不尽……

又爬过一段土坡，迎面一巨岩如钟如
罩，有人说像巨钟，有人说像大鼎，也有人说
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还有人说像王母娘
娘吃剩的一只蟠桃。各说各的，莫衷一
是。可就在不远处的岩石背上，村里人搭
了一个临时的帐篷供人途中歇息。我忽然
发现脚下一片斜坡似的黑岩上，其中一块
白色的石英石斑纹状似一只仙鹤，曲项向
天，形象逼真。我说，这真可以命名为“野鹤
望云”了。如果以后这里造一个亭子，就叫
“歇鹤亭”大概也不会有特别的错。

景点精华部分也是景区的核心部分，
是在海拔三百来米的青龙山最高处。一
个叫“中华第一裂”的景点，的确让人震撼
和惊叹。一块十多米高，近二十米长的巨
石，像刀切豆腐一样被单刀劈开，一道豁
口宽一、二米不等，中间搁上几根木头拼
拢的短桥。缘着木梯爬上岩背，谷峰、朝
东他们几个胆子大的两边来回走动，不断
地拍照、摄像，口里不停地发出“代娜、代
娜”的赞叹！我站在一边，不敢走近边缘，
心里虚虚地想探头往下看，却没有看到底
部。不远处就是山的顶部，一堆巨石方方
相叠，下面则是一只形神兼备的大龟，崇
真表弟给取名为“神龟驮经”，的确很形
象、非常贴切。旁边还有一块孤零零的巨
石，似乎还没有被命名。我在“神龟”尾部
的角度看去，很像一只肚大口小的布袋躺
在那里，我叫上他们一起观看，一致认同
这是弥勒佛的乾坤袋。如果要给这个景
点取名，我建议就叫“袋里乾坤”。我还
想，搞景区开发的同志能不能试一试：用
粗粗的麻绳在“袋口”处绕上两圈，然后扎
出一个绳结来，看看会是什么效果。不行
的话再拿掉，也不会对岩石造成破坏。当
然了，凡是对景致造成一点点破坏的事情
都是不可以做的。

从“神龟”的东侧下来一点，一棵形状
似巨形盆景的高大楠木紧贴着一堆巨石，
看起来真像是蟾宫中的那棵金桂。我们攀
着楠木的枝桠上了岩背，不禁十分的惊
讶。原来这不是一块孤岩，是五块巨岩一
溜很有气势地排开，在下面你是怎么看不
出来韵。崇真表弟跳到尽头最高的岩石
上，展开双臂，做凌虚欲飞状，我不禁全身凉
嗖嗖起来……如果要给这里取个名的话，
就叫“五雷正法”可不可以呢？当然了，我应
该在这里声明一下：我的所谓取名，都只是
我一个人的自言自语，都不能算数的。最
后的命名，都以“专家们”的认定为准。

哥们，青龙山风景区可以说是步步是
景啊！还有许多的景点没有被命名，已被
命名的还有“猴王出世”、“青龙之脊”、“鲸
鲨戏水”、“情人谷”、“红军洞”等等。处处
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值得一游。在下就此
按下不表了。

其实，不表是明智的，表了实则是天
大的愚蠢。古今一些名家大师，他们面对
那些名山大川，根本不会像我这样傻乎乎
地吃力不讨好的去形容描摹，而往往采取
了赌咒发誓的办法去解决。你看人家汪
曾祺先生，面对楠溪江的美景却没办法描
摹，睿智的汪先生就用他的名家影响力来
赌咒发誓——“我可以负责地向全世界宣
告：楠溪江是很美的。”还有清代诗人江弢
叔，面对大龙湫的胜景，也只能诚实地发
出了：“欲写龙湫难着笔，不游雁荡是虚
生”的慨叹！青龙山也是如此啊，老实说
你要写它是相当困难的，至于青龙山你游
与不游，虚生不虚生，你自己看着办吧！

还必须值得一提是，赵崇真的三嫂
——说起来也是我另一个表弟的媳妇——
叫毛雪琴吧？菜烧得不错。她就住在崇真
的隔壁。我们爬山下来，她已在家里为我
们备好了一桌酒菜。爬山那个累，加上肚
子有些饿，现在轻松地坐下来吃上她烧的
饭菜，再咪上几口小酒，那真叫是个舒坦！
我就在想，她为什么不在家里开一家农家
乐呢？要是她开了，我一定再来。当然了，
不是为了爬山，就冲她烧菜的手艺。

好了，不再啰嗦了。送你一个微信表
情：微笑。

7

学
生

编
辑
：
汤
海
鹏

版
式
：
胡
艳
素

小 满
看半开，酒饮微醺，人生得意

处，在于小得盈满。

——题记
小满、小满，恰恰好。雷不期

而至，比惊蛰时的响雷厉害了不
少。穗儿弯下了腰，麦子胀起了小
肚，行人躲进了屋檐......

小满，小满，切莫太满。这是
我知道这一节气时的感受。我常
常具有强烈的占有感，儿时的同
伴，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日子让
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可，我一直
是错的，我天真的以为最好的朋友
应该无所保留。将自己最真挚的
情感分享出来。生活的琐碎，困
难，快乐，如潮水般倾诉出来，将我
们的友谊冲出了一到裂痕。

我找他出来一起出来爬山，天
气也如出一辙的好，似乎没有一丝
的瑕疵。洁白的云如片片薄纱，游
荡在碧空如洗的天中。他似乎为
什么事情烦恼着，双手抓着后脑
勺，眉头眼睛拧成一块。我哼这小
调跑到他家:“我们出去爬山吧，好
久没有探险了，今天天气也甚是好
呢。”“不去。”他冷冷地回了一句，
没有硬度，确实人毛骨悚然。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
快告诉我。没事的啦，走吧!”我
浑然不知他的怒火已经冒上了发
尖。“说了不去就是不去!而且没
什么事情，你先找别人玩吧!”他
挥了挥手，不耐烦的转过头去。
“不行，你没告诉我你怎么了!快
跟我说，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我急了，一个箭步冲上去拦住
了他。“我为什么要跟你说我的
一切!”他脸上异常的燥红。我脑
袋嗡的一声，他走掉了。只留我
在原地慢慢的发呆......

夕阳慢慢的来了，我在长堤下
走着，回想起他所说的一切。好朋
友，真的不必要说一切吗，还是他
本来就厌恶我。我不应该去一昧
的让他告诉我，这是他的事情我们
作为最好的朋友不是倾诉一切，而
是包容一切，谅解一切。我们俩只
要互相包容，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幸
福。抓的太紧，会疼；抱的太近，会
厌；爱的太狠；会碎......

我让他无法呼吸，让自己筋疲
力尽。会心一笑也成了强颜欢笑，
让心软下来，让风慢下来，让情绽
放开。

柳牵着风，风和着叶，多美好
!相伴相守，却又不触及全部。他
是对的，我太自私，太贪婪，强求不
来，反而伤其三分。花开终会败，
但当她半开时，人会期待，会欣赏，
会称赞。只有那含苞待放，神神秘
秘的动人才会令人满足，沉醉。酒
只喝半醉，小醉怡情，大醉伤身。
酒的魅力就在于迫不及待的品它，
辣从舌头蔓延到发梢，但香充斥着
胸腔，不能停下，不曾停下。

小满，小满，切莫太满。
城关中学2017级16班 陈昊宇

指导老师 汤乐娟

打水漂

爷爷的枇杷树

月亮走，我也走

星期天下午，我和田田姐姐一起
来到了公园，公园里鸟语花香、风景优
美。我们正玩入迷的时候，看到一条
又宽又长的河。

田田姐姐毫不犹豫地跑过去。我急
忙问：“干什么呀？”她边跑边说：“你过
来，玩打水漂呀！”我连忙跑了过去，心

想：打水漂一定很好玩。
只见田田姐姐首先找来一块又扁

又圆的小石头，然后斜身，把石头扔向
河里，石头似海豚一般在水里跳跃。
哇，好神奇！我也试试。

我照着田田姐姐的样子去做，可
是“咚”的一声，掉进了水里。我不甘

心，继续丢，心想总有一次能成功。终
于，有一个石子打出了两个水花。我
高兴地跳了起来。

打水漂真好玩，可是，要多练，这
是个技术活呀！
永嘉县东方外国语小学部二（1）班 毛睿轩

指导老师 金晓芬

人走了，屋空了，叶落了，地荒了。
他离开大概有两年多了吧。重新

回到他的小屋，推开陈旧的木门，“嘎
吱——”打开了我记忆的枷锁。屋内
灰沉沉的，昏暗的光线照进屋内，尘埃
在那细微的光中慢慢飘荡，时光似乎
在这里变得好慢好慢，但我希望的是
时光倒流。

细细打扫了一番屋子，也算是亮
堂了许多。

坐在屋内的的小木桌前，抬起头
便是一扇窗，窗体是他喜欢的复古
式，上下拴着锁，左右雕刻着花鸟虫
鱼等物。窗外的风吹的小窗不停的摇
晃着，发出响声，索性起身推开陈旧
的窗，当看到屋外的景色时不禁有些
恍惚。窗外是一片空荡荡的菜地，一
眼望去，最显眼的便是中间那棵已枯
的枇杷树，如今已至夏季，本应该绿
叶葱茏，而那棵枇杷树上却只有二三
片焦黄的树叶。菜地里，杂草横生，
浅褐色的土地上在杂草的掩映下露出
丝丝裂痕，不再是曾经绿油油的一片

了，偶尔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小虫在杂
草上驻足，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他
走了，地也就荒了，树也就枯了。

我怔怔的看着窗外，突然间在朦
胧的泪光中似是看见他正站在站在窗
外朝着我笑，仍是那般祥和，脸上布满
细密的皱纹，一道一道，像是镌刻在脸
上一般。我早已分不清虚实，慌忙擦
干含在眼眶的泪水，站起身来，隔着小
木桌向前扑去，当我感觉自己的指尖
快要触到他的衣襟的那一刻，他却是
化作云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缓缓低
下头看着空荡荡的掌心，再看看窗外，
轻叹自己太傻。

一枚落叶伴着风儿划过我的指
尖，焦黄的落叶落在棕红色的木桌上，
打着转儿，缓缓晕开心底的苦涩，眼神
空洞的看着桌上那枚宽大的枇杷叶，
回想起了以前的时光。

小时候，天天嚷着爸爸带我回小
屋，因为有他在。我曾跪在椅子上，两
手撑着脑袋，斜着头看着窗外的他。
他穿着白色衬衣配黑色长裤，布着银

丝的头发整齐的向后梳，着看上去很
是干净利落。最喜欢看着窗外的他干
活时的情形；我喜欢他低头弯腰时的
认真神情，那时他的眼里是闪着光
的；；喜欢他拿着锄头时的姿态，直起
身，高举锄头，汗珠顺着脸颊滴落进深
黑色的泥土之中；喜欢他那被夕阳映
红的身影，喜欢......

依稀记得他曾站在窗外，慈祥的
看着我：“烁烁呀，今年我呀特地种了
你爱吃的枇杷，等上个几年，枇杷也就
熟了，小馋猫，千万不要心急哦!”窗外
的他笑呵呵的裂开嘴，眼睛眯成一条
缝，眼角的鱼尾纹叠加在一起，笑的很
是灿烂，宽大的白衣在风中飘荡，粗糙
的大手轻抚我的头发。

可后来，枇杷熟了，他，却走了。
回过神来，眼中又是蒙上了一层

薄雾，朦胧中看见，窗外，最后一片枇
杷叶落了......

瓯北五中八（5）班王煊茹
指导老师 李建双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月亮，像一枚
耀眼的印戳。

我记得那天是辅导结束后，一个
人沿着幽僻的小径往家赶，路上静悄
悄的，让人害怕。不知什么缘故，也许
是因为要驱散这害怕心理吧，我抬头
看了看天空。

于是，我就看到了这枚月亮。
天空深邃，带着白天厚厚的蓝

色。而那枚月儿，亮亮的，胖胖的，好
似被擦的雪白的圆形印戳，不知被谁
给敲在天上。几粒星星呢，远远地躲
着，成了深蓝色“桌布”的斑点，一闪一

闪的，似乎是瞌睡人的眼。月光透过
树叶间的缝隙，撒在小路上，那儿的一
切都好似披上了银纱，格外幽静。月
亮与我一起走着，如影随形，看来，它
是要一路伴我回家呀！

忽然，不知从哪窜出一朵云来，好
像是哪个调皮蛋儿，或是哪个可爱的
小人儿，以云为轻纱，将月儿遮了半边
脸。本来的一个满圆，缺了一大半，而
且，月亮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说起
来可笑，那时我居然有点急，好像那朵
云会把月亮个吞噬了。其实，谁都知
道，那不就是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吗?有

什么好担心的？哈。
不一会儿，云果然挪开了，消失的

月亮又出现在我眼前。似乎是哪位好
心人，在圆盘的主人发现之前，赶紧补
好了玉盘，将它放回“桌面"……

就这样，想着想着，猛一抬头，发
现小区的大门已在望了，我不由得加
紧了脚步。我要感谢那枚月亮，是它
陪伴我走过那一条小路，是它让我忘
了害怕，正如有首歌唱的那样：“月亮
走，我也走。”

永嘉实验小学六五班 季致和
指导老师 郑素珍


